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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界对罗伯特·彭斯（Robert Burns）诗歌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诗歌翻译研

究和诗歌文本研究两方面。其中，对彭斯诗歌文本的研究主要包括：挖掘彭

斯诗歌的抒情性、民族性和革命性等。这些研究多赞许彭斯讽刺统治阶层和

教会的深刻性以及彭斯鼓励世人争取民主、自由和平等的先进性。近年来，

随着文学伦理学批评的发展与繁荣，学者开始重视对彭斯诗歌进行伦理研

究。苏静和姚本标表示，作为农民诗人的彭斯用朴实的语言表达了他对人与

自然的关系的道德态度以及对自然的伦理关怀。1 张景玲和郑佩伟从文学伦理

学批评视角出发，结合彭斯诗歌文本分析其中蕴含的伦理道德思想，例如婚

姻伦理观、爱情伦理观、自然伦理观、政治伦理观和善恶伦理观等。2

彭斯诗歌的语言很朴实，并无精雕细琢，却富含伦理价值和教诲意义，对

世人具有启迪和警示作用，苏格兰人因此奉他为“national bard”（“国家诗

人”，亦译“民族诗人”）。文学伦理学批评提示我们，应当在具体的历史伦

理语境下分析彭斯的伦理身份（ethical identity）和伦理选择（ethical choice）
对其诗歌创作的影响。伦理身份是指人在社会中所需承担的身份。聂珍钊指

出，“伦理身份赋予了人所应当承担的责任和义务。伦理身份分类较多，如以

血亲为基础的身份、以伦理关系为基础的身份、以集体和社会关系为基础的身

份、以从事的职业为基础的身份等”（《文学伦理学批评导论》 263-264）。

彭斯拥有多种伦理身份：苏格兰人、种地的农民、被女子们喜欢的男人、用诗

和歌表达情感的诗人等。伦理身份影响人的伦理价值观，进而影响其做出伦理

选择。“伦理选择具有两方面的意义。一是指人的道德选择，即通过选择达到

道德成熟和完善。二是指对两个或两个以上的道德选项的选择，不同选择有不

同的伦理价值”（266-267）。从伦理选择的角度来看，彭斯本人与其在诗歌

中塑造的人物非常相似，有着紧密的联系，都有爱国者、爱恋者、农民等身

份，并且他个人的各种经历也在一定程度上映射在诗歌中人物的选择之中。本

文试图探讨彭斯诗歌创作的历史伦理语境，剖析彭斯的伦理身份和伦理选择在

其诗歌创作中的投射，研究彭斯诗歌创作的伦理思想。

一、苏格兰人的民族选择

彭斯的国民身份是以集体和社会身份为基础的身份。作为苏格兰人，彭

斯无比热爱自己的国家，以苏格兰为荣，为自己苏格兰人的伦理身份而感到

自豪，这无疑符合托宾·希伯斯（Tobin Siebers）所说的“伦理的核心乃对群

体生活之渴望”（202）。因此，彭斯的诗歌，尤其是抒情诗，饱含民主爱国

精神。其中，《苏格兰人》（“Scots Wha Hae”）一诗展示了饱满的苏格兰性，

即苏格兰的方言和热爱苏格兰的思想。诗中写道：

1　 参见 苏静、姚本标：“罗伯特·彭斯：自然中成长的诗人”，《宜春学院学报》2（2011）：

82-84。
2　 参见 张景玲、郑佩伟：“文学伦理学批评视野中的彭斯诗歌”，《中国外语研究》1（2016）：
66-71+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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凭着受压迫的苦难发誓！

为子孙不受奴役而发誓！

我们将血战到底，

但子孙必获自由！

打倒傲慢地侵略我们的人，

每杀一个敌人就少一个暴君！

每一次痛击都铸就自由之魂——

行动吧，要么就等死！（彭斯 140）

不难看出，在民族伦理的影响下，大众对普通国民道德的具体要求：为

了国家的自由，必须血战到底。彭斯塑造了一位号召人们为保卫国家而战的

人物，用富含伦理价值的诗歌，彰显他的爱憎和道德取向，鼓舞大众情感。

作为一位苏格兰人，彭斯倡导人民为国家和人民的自由而战。这看似只是他

个人的情感态度，实则也是族群的伦理态度，与社会伦理环境息息相关。在

抗敌的关键时刻，苏格兰人民在伦理层面上有责任、有义务为国家效力并英

勇作战。彭斯在《高傲的高卢人入侵可怕吗？》（“Does Haughty Gaul Inva-
sion Threat?”）一诗中写道：

教会和国家的水壶

可能会有漏洞需要修补；

但是外国魔鬼坏蛋补锅匠

非要把漏洞给补上。

水壶是我们祖辈用鲜血换来的，

谁会乐意把它毁掉？

凭天起誓，这样冒犯天威的小人，

要化作烧水的柴禾被烧掉。（127）

彭斯通过诗中的人物，投射了自己作为苏格兰人的伦理思想，使诗歌人

物做出选择：坚决捍卫国家的主权，对外敌进行批判，视他们为应被烧掉的

柴禾，维护了民族伦理。其实，为国效力、维护国家利益不仅是彭斯的个人

选择，还是苏格兰人民集体的选择。

“文学是特定历史阶段伦理观念和道德生活的独特表达形式，文学在本

质上是伦理的艺术”（Nie 384）。彭斯从低地艾尔郡搬到高原，以高原作

为第二故乡，产生了浓烈的高原情结，写下大量歌颂高原风光和高原男女的

诗。他把对苏格兰的情义寄托在对高原的诗性书写上，表达了他对苏格兰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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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和人民的热爱。“诗歌的教诲不仅在‘道德层面’上见证真相，还在‘技

术层面’上通过审美过程力图超越现实生活，在结构和形式上构成一个艺术

伦理寓言”（蔡海燕 23）。彭斯赋予了高原特殊的情感和意义。他对苏格

兰的爱在一定程度上表现于他在描写苏格兰高原时所运用的艺术手法，含蓄

地表达了他的家国情怀。高原意象突出了彭斯诗歌的“乡土性”和“普适

性”。彭斯善于寻觅和捕捉身边的美好。野鹿、野狍、高山、山谷、河滩、

森林、野树、河流都有着苏格兰风情，这些家乡的自然景象使诗人联想到家

乡的品德和勇士。在许多诗篇中，彭斯对苏格兰风光的描写是与对苏格兰英

雄的赞颂一起进行的。正是基于此种苏格兰本土诗人的身份，彭斯对高原依

依不舍，对高原的万物进行讴歌，为高原的勇士而自豪，并选择发出无论何

时何地都永远不会忘记故乡苏格兰的宣言。彭斯类似这样的情感抒发在他的

诗中比比皆是，形成他的一种抒情风格。彭斯诗歌中的高原意象也常与英雄

形象联系起来。例如，彭斯在诗歌《高原少年》（“Highland Laddie”）中凸

显了高原少年炽热的爱国之情。高原少年的英雄气概和斗争精神甚至能够撼

动太阳，使太阳逆向运转，改变其固有规律，可见高原意象使少年的形象更

加英俊和伟岸。身为苏格兰人，彭斯对高原英雄少年的高度赞扬也是他选择

为苏格兰的独立与自由而斗争的体现之一。彭斯还写过多首含有依依惜别爱

人或所爱之人勇赴战场为国家而战的青年的诗篇，呈现了人民为国奋战的选

择，将其伦理思想进一步投射至诗歌中的人物，使之做出了符合伦理语境和

伦理秩序的伦理选择。

彭斯也在诗歌中表达了自己对政党的意见。他在《走开，辉格党人，走

开》（“Awa’, Whigs, Awa’”）一诗中强烈表达了对辉格党的反感与厌恶，号召

苏格兰人忠于国家、维护人民利益。辉格党由苏格兰长老会派教徒组成，推

崇新教。光荣革命时期的法令在政治上庇护了辉格党，使之获得了充足的成

长空间，壮大了起来。“辉格”原意指“强盗”，苏格兰人以此来对辉格党进

行责骂，可见苏格兰人对辉格党的反对态度。“走开”这一字眼重复出现，表

达了苏格兰人对辉格党的厌恶情绪。辉格党是叛徒，迫害了英格兰之王詹姆斯

二世，邪恶地摧毁了昔日经济繁荣且国家兴旺的苏格兰。在辉格党人的一系列

行动下，教会也受到了消极影响，使苏格兰由盛转衰。由此，诗人的政治倾向

显而易见。彭斯是一位热爱祖国的人，其苏格兰国民身份使他处处为苏格兰着

想，为苏格兰人民发声。诗歌人物的言语和行为刻有彭斯本人身份和选择的印

记。彭斯倡议苏格兰人民速速清醒，站起来反抗和复仇。并且，彭斯号召大家

相信上苍会为苏格兰人们带来希望，掀起由抑转扬、激昂的民主爱国热潮。当

然，彭斯在强调国民应爱国与忠诚的同时，也突出了人民的重要性，警示当权

者时刻牢记人民的贡献和功劳，维护人民的利益，勿忘人民，例如在《高傲的

高卢人入侵可怕吗？》（“Does Haughty Gaul Invasion Threat?”）一诗中，彭斯

通过诗句“但是不能把人民忘记掉！”（127）强调人民的重要性，人民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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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忽视。苏格兰人要谨记自己的国民身份，强化国家意识，恪守民族伦理，团

结犹如一心，抵御一切外敌。同时，彭斯将其伦理思想映射至诗歌中，提醒当

权者重视人民的力量，不然终会失去民心，迎来可悲的结局。这也是彭斯从国

民身份出发得出的感悟，对人民和当权者同时敲响警钟，教诲当权者和民众都

要遵从民族伦理，做出正确的利于国家长久稳健发展的选择。

二、苏格兰人的爱恋选择

彭斯性情浪漫，情感经历很多。作为诗人，他将自己在爱恋中进行的伦

理选择投射在诗歌人物中，将其伦理思想呈现在诗歌作品里。他的诗歌中既

有其在恋人身份下对倾慕者的个人小爱，也有在国民身份下对国家和民族的

大爱，并将小爱和大爱结合起来，告诉读者在爱恋中如何选择才是符合伦理

的。

彭斯在爱情诗中体现了其爱恋伦理观，阐明了男女在婚恋中应做出的选

择。在《我沿那城堡根走过来》（“As I Cam Down By Yon Castle Wa’”）一诗

中，诗中的男子想用五百万镑打动诗中女子的心，但诗人笔下的这位女子不为

所动，甚至表示用苏格兰王后的尊贵地位来引诱她也无法打动她。彭斯把花

园意象和人的情感一起描写，花园里美女不为物质所惑，表现了女子的爱恋伦

理：重情感、轻物质。这位女子的爱恋伦理同时也是彭斯本人的爱恋伦理在诗

歌中的映射。身为农民的彭斯没有多少钱，若爱情需要金钱去换，彭斯会不堪

其负，会难以获得爱情。因此，通过诗歌中这位女子的选择，彭斯在诗歌中巧

妙地表达了自己对爱情的理解和看法，一定程度上表达了他对未来的期盼。彭

斯表现了浪漫主义诗人的共同特点，即“将自然情感化，把情感（花园）意象

化”（张箭飞 108）。花园一定程度上代表着质朴。在彭斯诗歌中，花园影响

着身在花园内的女子，使她保留着质朴和纯真的品德，使她不被世俗钱财和权

利所玷污和诱惑。是花篱墙在客观现实环境中阻挡了男子接近女子。其实，这

堵花篱墙把男子和女子的思想差异实质化，表明男子和女子之间迥异的思想观

念和价值观使他们分隔。所以，无论是身还是心，他们都存在着不可逾越的鸿

沟。女子质朴自然的少女身份使她能够刚硬地拒绝金钱和地位的诱惑，做出

符合她身份的理性行为，在人性因子（human factor）的作用下选择真挚的感

情。彭斯在这首诗中通过女子的话语表达他自己的伦理思想，阐述他对女子的

期待，希望女子符合伦理道德，做出正确的决定。不止女子，男子也抱有这样

的爱恋伦理观。《她进来时鞠了躬》（“When She Cam Ben, She Bobbed”）一

诗表达了宁娶贫家女、不要富家娇的思想，体现了质朴的爱恋伦理：不被外部

钱权动摇，勇敢追求内心真爱。比起金钱与权利，男子更看重女子的品质和行

为。女子的衣衫虽不华贵却很精致，这也表现了女子手工精巧且辛勤劳作，男

子深爱着这位脚踏实地的女子。彭斯借诗中这位男子的价值观和选择表明精神

生活的重要性。男女双方作为爱恋中的人，不应囿于世俗钱权，应当关注内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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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实情感，看重内在的精神品质，追寻与自己所求相契合的爱人。这既是诗歌

中这位男子的爱恋选择，也是彭斯的爱恋选择。彭斯借此诗教诲人们何为真

爱，如何追寻真爱，做出无悔的爱恋选择。

彭斯在描写个人小爱的同时，也突出了他对国家与民族的大爱。这更

能启发读者：对国家和民族的爱是最高的伦理之爱。彭斯擅长写爱，但并非

仅仅因为其笔下的小爱而被众人关注，而是因为他在写小爱的同时还结合了

国家与民族大爱，尤其强调了个人的爱恋如何同对国家和民族的爱结合在一

起，彰显了不凡的格局。一个只表现个人之爱而缺乏对国家和民族之爱的人

是不会受青睐的。彭斯的许多诗表现了这样的情怀和伦理。他的《士兵归

来》（“The Soldier’s Return”）一诗堪称经典。在残酷的战争环境中，社会动

荡，生灵涂炭，无数妇女和孩童痛失亲人。士兵威利（Willie）虽然贫穷，

但具有诚实和忠诚的好品质，立志为祖国奉献自己。科伊尔的河岸有士兵心

中所念的人，但国家和民族的危机正在逼近，战事迫在眉睫，士兵威利面对

民族危机时，选择舍小爱，毅然决然选择背井离乡、前往战场、守护国家利

益，即使自己可能在战场上为国捐躯也不犹豫、不退缩。同时，恋人南希

（Nancy）也十分理解士兵威利的选择，对士兵这一群体极为尊重。面对故意

伪装成陌生士兵的威利，南希热情欢迎：

她说：“我爱过一个当兵的，

永远也不能把他忘怀。

我们这卑微田舍和粗茶淡饭，

你尽可自由来享用。

看你那勇敢勋章和可爱的帽檐，

就凭这，你也受欢迎。”（165）

以勋章和军帽作为代表身份的信物，士兵便能受到百姓的关怀和爱戴，

在民舍中享用米饭和茶水。士兵保家卫国、不怕牺牲的精神令民众肃然起

敬、由衷爱戴。这是对英雄的崇拜，也是苏格兰民风的体现。彭斯在诗中刻

画的女子南希是广大苏格兰人民的一分子，更是其代表，她的个人态度反映

了苏格兰人民的集体态度：苏格兰人民心怀大爱，发自内心地爱戴着这些和

平的守护者、国家利益的保卫者，自发地保障士兵的权益。南希爱威利和爱

国家是一体的，有内在联系，体现了她的英雄观。由此可见，广大民众十分

支持和理解这些离开家乡、保家卫国的士兵。南希认出这位士兵正是她日思

夜想的恋人威利后，深情告白，并不嫌弃威利贫穷，而是大力赞赏他的忠诚

品质，表示可以分享自己爷爷留下的钱财和存货充裕的农场。南希期望她和

威利勤恳劳动，为美好的未来奋斗。



128 Interdisciplinary Studies of Literature / Vol. 7, No. 1, March 2023

为了钱，商人过海又漂洋，

为了钱，农夫耕耘着庄园。

但荣誉才是士兵的奖赏，

士兵的财富是荣誉和尊严！（166）

威利为捍卫国家主权和自由而战，获得荣誉和尊严，体现了社会伦

理对人的影响、对人的价值塑造，展示了人民对爱国行为的赞许。这也是

千千万万选择奔赴战场的士兵的心愿，是他们共同的爱国选择。正是威利对

国家和民族的责任感使他不囿于为金钱而漂洋过海经商或者埋头耕耘庄园，

坚定地选择奋力拼搏，保卫国家和民族的安全，为民生献力。士兵威利虽然

贫穷，但其品质和精神无比高贵。彭斯没有当过兵，但他关注战争，关心国

家安危。通过塑造这样一位士兵的形象，彭斯传递了他对国家的爱，展示了

他的选择。当今，这种小爱和大爱的结合仍具有巨大的伦理价值，有利于促

进集体协调发展，形成命运共同体。

三、苏格兰农民坚守田园理想的选择

彭斯诗歌多写于18世纪后期。当时，在现代工业革命的冲击之下，现代

工业文明和田园传统之间的冲突日益加剧，苏格兰农民最终做出了坚守田园

理想的伦理选择。对农民出身的彭斯而言，其诗歌体现了苏格兰农民对田园

理想和生态和谐的坚守。作为农民，彭斯对自然有着款款柔情。他自幼与自

然生态相伴，受自然的馈赠而得以为生，也受自然生态启迪而有所感悟，心

怀田园理想。因此，他珍视和保护自然生态，反对工业革命对生态的破坏，

表现了对苏格兰田园理想的坚守，其诗歌强调生态的美丽及其对人类的重要

性，对所处时代盛行的人类中心主义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批判和修正。

人与自然生态的伦理关系并不是一成不变的。伦理关系的调节原则就

是生态伦理。生态伦理是人类在社会化过程中进行伦理选择的结果。聂珍

钊指出，“自从人类进入伦理选择的文明进程以来，‘人与自然的关系应

该是怎样的？’成为人类面临的重要问题”（“从人类中心主义到人类主

体”23）。简而言之，什么样的选择形成什么样的伦理，人类的选择重塑了

生态伦理。无论人类中心主义还是生态中心论，都是一种伦理选择。伦理选

择影响着人类的社会生活与生产工作，对文艺创作也有着重要影响。一般来

说，诗歌创作中或多或少都含有一定的生态伦理，给人以伦理启示。诗人的

生态伦理思想也影响着诗歌素材和主题的选择。彭斯诗歌尤为典型，彭斯的

反人类中心主义的生态伦理思想渗透在诗歌创作之中，他的伦理身份决定了

诗歌创作中的伦理选择。彭斯的生态立场与生态观点、彭斯诗歌创作中的伦

理选择，例如素材与主题的选择，都是由其伦理身份决定的。作为农民，彭

斯与大自然的关系十分密切，其生产活动和日常生活都离不开大自然，田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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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想已经深入其内心并且根深蒂固。由于其农民身份，彭斯拥有生态伦理观

念，做出符合其身份的选择，创作出含有其生态伦理思想的佳作。彭斯的诗

歌明显体现了其生态伦理思想，表现了他对田园理想的坚守。

文学的产生源于人类对伦理表达的需求，彭斯的诗歌也是如此。文学是

伦理的艺术，彭斯关注在生活中进行的选择，不断为人类文明的发展提供伦

理道德启示。彭斯在《见一野兔受伤跛行经过我身边而作》（“On Seeing A 
Wounded Hare Limp By Me”）一诗中，借诗歌中的叙述者的控告，深刻地批

判了人类对自然生物的伤害。

你惨无人道！我诅咒你那野蛮的枪技，

诅咒你用以瞄准的眼睛变瞎；

怜悯永不发出叹息安慰你呀，

诅咒你残忍的心永远得不到片刻欢娱。（201）

枪支等器具的使用使人类具有近乎压倒性的优势，这使人类盲目地认为

人高于自然，高于自然界的其他生物。身为农民，彭斯与自然界的动植物相

处融洽，不容此类滥杀行为，做出批判猎杀者和保护动物生命的选择。彭斯

以一种诅咒的语气，痛斥人类残忍的暴行。他认为野兔因为人类的猎杀而沦

为树林和田野中的流浪者，受伤的野兔只能被迫孤独地度过余生。受到人类

攻击而受伤的野兔只能静默地等待死亡，再也吃不到长势茂盛的野菜，无法

在翠绿的平原上嬉闹、休息。地上的斑斑血迹也明晃晃地昭示着人类的暴力

行径，野兔冰冷的身体更是令人痛心。因为人类用猎枪进行射击时势必需要

用眼睛这一器官进行攻击辅助和位置校对，所以彭斯对猎人的眼睛发出诅咒。

彭斯化为自然界生物的保护者，抨击人类剥夺生物的生存权。在《悼可怜的

梅莉》（“Poor Mailie’s Elegy”）一诗中，他还哀悼死去的羊。

第一个制作邪恶和危险东西的人，

即首先制作绳子的那人该有厄运。

它让好人也埋怨不断并呻吟，

令人窒息，很可怕。

罗宾的帽子缠着黑纱巾：

因为梅莉死啦。（206）

人类用其创造的绳子害死了小羊梅莉（Mailie），但可怕的不是工具，而

是利用工具做恶的人。人伤害动物的行为与生态伦理相悖，恶行被人批评。

并且，不仅恶人会迎来厄运，好人也会因其他人目睹违背生态伦理的行为而

感到心理不适。此种非人类中心主义的生态伦理即使放在当今社会也仍不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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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罗宾（Robin，彭斯的昵称）在帽子上缠黑纱巾的行为暗示着人类为小

羊之死而默哀，为小羊梅莉的遭遇而伤怀。彭斯认为人类在自由意志（free 
will）支配、兽性因子（animal factor）占据上风时做出无故残忍杀害有主生

物的选择是不符合生态伦理的。身为农民，彭斯视家畜为友，对人类无故滥

杀动物的行为十分不齿，反对这种不符合生态伦理的行为。这样的思想也映

射在其诗歌中，所以诗歌中的叙述者选择诅咒这类人，认为他们终将被反噬

并迎来悲惨命运。彭斯的反人类中心主义的伦理思想体现得淋漓尽致。那个

时代的彭斯虽然不知道生态主义这一概念，更不知道生态伦理思想为何物，

但他确实有着生态意识。彭斯关注生态，其诗歌处处展现了人与自然生态的

关系，倡导人与自然共生共存、友好相处，消解了人与自然的对立，体现了

他反人类中心主义的自然生态伦理思想，守护着苏格兰田园生活。农民这一

伦理身份使彭斯对自然有着亲和力，他认为人类需要遵从大自然的规律，维

持伦理道德秩序，关怀动物和植物，其诗歌充分体现了人类应当自觉地尊重

自然、保护自然、与自然处于平等地位、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思想，蕴含着丰

富的生态伦理。彭斯认为人类和生态相互依存，反对人类中心主义。彭斯的

诗歌体现了他对自然生态的关怀。同时，他通过诗歌提出了保护生态的观

点，发出了共存倡议。在彭斯所处的时代，其生态伦理思具有前瞻性。当

然，这与他农民的伦理身份息息相关。彭斯身为农民，怀揣田园理想，不囿

于权钱，重视精神品质的修养，关注动物和植物，重视生态平衡。这也是认

可自身农民身份的彭斯所做出的选择。随着社会的进步和科学技术的发展，

全球已经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人类在发展过程中强调生态文明，彰显了人

文关怀和环境关怀，不断以正确的伦理定位逐渐实现人类的健康发展。通过

彭斯的伦理选择，我们能窥见田园理想，获得启示与教诲。

彭斯拥有独特的感知力和思想观念。他的诗歌创作与其伦理思想密切相

关，其伦理身份和伦理选择对其诗歌创作有深刻的影响。以伦理选择为切入

视角，我们可以发现，彭斯本人与其在诗歌中塑造的人物十分相似，彭斯将

他本人的伦理身份和伦理选择映射在诗歌中的人物上。本文探寻了彭斯诗歌

创作的历史伦理语境，分析了彭斯诗歌中民族伦理、爱恋伦理和生态伦理等

伦理观，剖析了彭斯的伦理身份和伦理选择在其诗歌中的投射，以期对研究

彭斯诗歌创作有借鉴作用，扩大彭斯研究的领域，进一步促进国际传播、推

动文化交流、实现世界文明互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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